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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持机制及启示 

魏建国
 

如果说美国以其发达的高等教育为全世界最为先进的创新体系奠定了基础

的话，那么以“双元制”为代表的德国职业教育无疑也是“德国制造”的一个重

要前提条件。德国的职业培训源自中世纪的学徒制传统，行会在 14、15 世纪就

创立了学徒制这种职业培训方式。而双元制产生于 19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和 20

世纪的前二十年。[1]在 19 世纪，学徒经常在晚上或星期天就读成人业余补习学

校。补习学校通常重复小学教的内容，同时传授特定行业所需要的理论知识。19

世纪末期，这些学校发展为职业学校。至此，学徒一方面在工厂接受培训，一方

面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双元制开始逐步成型。[2]这一培训模式延续至今。1969

                                                              
  作者简介：魏建国，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 
 

年通过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在联邦立法层面对双元制予以确认。尽管德国的

职业教育因其分流过早而受到学界的诟病[3]，但是德国职业教育所取得的积极成

果还是让世人有目共睹。特别是在最近的金融危机期间，德国年轻人的低失业率

让很多国家羡慕（德国为 8%，欧盟 27 国平均为 23.4%，而西班牙和希腊则超过

50%）1。基于双元制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影响，OECD 和许多国家都将其看作是德

国经济成功和社会强大凝聚力的一个核心因素。2012 年 12 月，德国、西班牙、

希腊、葡萄牙、意大利、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和欧洲委员会在柏林签订了备忘录，

其中包括许多基于德国模式引进职业培训系统的切实措施。[4] 

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2无疑是世界上最有特色且取得积极成果的模式之一，

本文拟对德国中等职业教育的运作体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支持机制予以评述，

以期对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提供某种程度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一、德国中等教育体系 

在德国，义务学校教育从 6岁开始，持续 9到 10 年（根据不同的州）。在此

之后，不再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年轻人必须接受职业义务教育，到 18 岁为止。 

在针对所有人的 4年小学之后（个别州为 6年），教育路径被分为四类学校：

国民中学或主干中学（Secondary General Schools，Hauptschule）、实科中学

（Intermediate Schools，Realschule）、文法中学（Grammar Schools，Gymnasium）、

综合中学（Comprehensive Schools，Gesamtschule）。小学毕业的学生，大多根据

老师依其成绩所作的建议选择上述四类学校中的一个去登记入学。一般来说，成

绩最好的可以就读文法中学，成绩不佳的，则多会就读国民中学。[6] 

国民中学为学生提供基础的普通教育，通常覆盖 5到 9年级。在 9年级结束

时，所有州的学生获得毕业证书。持有该证书可参加双元制职业培训，在一些条

件下，也可以进入全日制职业学校或者开始一个基础职业培训年（为进入双元制

做准备）。 

实科中学给学生提供扩展的普通教育，通常覆盖 5 到 10 年级。学生在 10

年级结束时都能获得毕业证书。证书持有者可以继续接受教育，例如，就读特定

                                                              
1  当然，优秀的职业教育只是年轻人低失业率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 
2  有学者将欧洲的中等职业教育模式归纳为三大模式：即英国的“自由市场模式”、法国的“国家管制模式”、

德国的“双元公司模式”。三种模式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组织、内容、财政支持、资格证书等方面都

存在很大的不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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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日制职业学校和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n），也能参加双元制职业培

训。此外，只要学生成绩优秀，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从实科中学转到文法中学，

学生也可以从一个国民中学转到实科中学。 

文法中学为学生提供深度的普通教育。初中和高中层次相连贯的文法中学教

育项目覆盖 5 到 13 年级。几乎所有的州都正在将中学阶段由 9 年变为 8 年。高

中阶段文法学校教育以资格考试结束（Abitur）。通过考试并取得资格的学生可

以到任何高等教育机构就读，也可以接受职业培训。 

二、德国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 

在德国，年轻人通常有两种方式接受初始职业培训。一是参加双元制培训，

即基于企业的培训与基于非全日制职业学校的学习相结合；二是就读全日制职业

学校。所有提供职业教育的学校，无论是全日制的还是作为双元制部分的非全日

制的，都被称作职业或职业培训学校。 

双元制非全日制学校是最有名的职业学校，它们的任务是强化学生的普通教

育，给他们提供针对特定职业的专门教学。大多数全日制职业学校从 1970 年代

中期发展起来，它们提供大量的职业培训课程，[7]由州政府负责，培训也包括公

司实习。 

在高中阶段职业教育轨道中，大约有 75%的学生注册双元制系统，其余的在

全日制职业学校就读。全日制职业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生（体现了学习领域），

而双元制系统中的男女性别比例则是相反的。[8] 

在整个高中阶段，德国的学生除了通过双元制或全日制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

育，就读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文法学校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处在为双元制培

训做准备的转换系统中。如果不考虑处于转换系统中的学生，德国高中阶段职业

教育学生所占的比例大约为 60%。 

                                      表 1  德国高中阶段学生分布情况[9] 

 职业教育 大学资格 转换系统 

2005 739,149 454,423 417,647 

2006 751,563 466,700 412,083 

2007 788,893 463,464 390,552 

2008 776,917 514,603 363,037 

2009 728,484 526,684 34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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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729,577 554,704 320，173 

2011 741,023 492,696 284，922 

2012 730,352 505,129 266，732 

 

                                     表 2 德国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占比情况[1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62% 62% 63% 60% 58% 57% 60% 5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三、德国双元制培训的运作状况 

德国双元制的主要特征是雇主、工会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社会

对话和共同决定对于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在具体运作方面，又体现了如下特征：

国家与工商业界的密切合作；在工作过程中学习；社会对具有普遍约束力资格标

准的接受；对职业培训人员的资格要求；制度化的职业培训研究等。[11]下文从参

与双元制各方的职责划分、注册与培训合同、教学与培训、终期评估与资格证、

受训职业的调整、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与融合、面临挑战等方面对德国双元制培训

的运作状况予以描述。 

（一）参与双元制各方的职责划分	

双元制的成功运转有赖于各方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协作。政府、行业协会和雇

主、工会等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双元制培训的组织需要各方职责之间进行

复杂而清晰的划分。 

1. 联邦层面 

根据德国《基本法》，教育和文化立法与管理主要是州的职责。因此，在职

业教育领域，联邦政府负责公司内职业培训，而州负责学校内的职业培训，也对

职业学校负责。[12] 

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法》（最近一次修订是 2005 年）的

实施。负责发布每年的职业教育报告，资助和指导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

（BIBB），负责促进职业教育的项目，负责双元制中的公司内培训部分。[13]值得

注意的是，每个需要正式培训的职业的认证是联邦负责相应职业领域的部门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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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大部分情况下，职责被归到联邦经济与技术部（BMWi）。但是，在任何情

况下，都需要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批准。因此，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在涉及所有受

训职业的培训政策方面发挥着协调与调控的功能。 

在国家层面为各方形成共识的核心机构是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

（BIBB）。该研究所从事公司内职业培训方面的研究，为联邦政府和职业培训提

供者提供服务和咨询。BIBB负责准备对双元制运转至为重要的培训指令（Training 

Directives）。 

联邦雇佣局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咨询、促进。 

2. 州层面 

根据《基本法》，学校教育由州教育与文化事务部负责。州教育与文化事务

部与州际常务会议（KMK）合作确保学校和高等教育政策的统一性和可比性。KMK

的决定仅仅是建议，只有在州议会通过后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州设立职业培训委

员会，由来自雇主、雇员、州当局的代表组成。它们为州政府提出学校职业培训

方面的建议。 

州对双元制非全日制职业学校和全日制职业学校负责。它们设计学校课程，

培训教师和支付教师工资，负责对行业协会的法律监管。[14] 

3. 社会合作伙伴 

社会合作伙伴密切介入职业教育的设计与提供。雇主和工会扮演着核心角色，

使得职业培训的结构可以满足工业界的需求。 

它们介入培训指令（由经济事务与技术部正式发布）的发展和更新。通过集

体工资谈判决定学徒的薪酬。一些集体协议也包括类似条款：在一个限定的合同

下，受训毕业人员得到持续雇佣。 

行业协会负责对参与培训的公司提供建议，并监督基于公司的培训。行业协

会还负责登记学徒合同，评估参与培训公司的适合性（Suitability），监督它们的

培训，评估培训者的能力，为参与培训公司和学徒提供建议。[15]行业协会在固定

日期负责考试的所有组织活动，设立管理考试的考试委员会。[16] 

雇主和工会之间在联邦层面的伙伴关系通过与 BIBB 的主要委员会的合作得

以体现。在州层面，则通过部的职业教育委员会、行业协会的职业教育委员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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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委员会得以体现。[17] 

（二）注册与培训合同	

和就读全日制职业学校需要初中文凭不同，学生仅需完成义务教育就可申请

注册双元制。但是，在实践中，和过去几年一样，2010 年，大部分进入双元制

的受训者都拥有实科中学文凭证书（42.9%）或国民中学文凭证书（32.9%），拥

有高等教育入学资格（Abitur）的新受训者3为 21.0%，比上一年增加 3.4%，没有

初中中等学校文凭证书的降到了 3.1%。拥有高等教育入学资格新受训者的数量

在过去 4年都在增长，没有初中文凭证书者也在若干年内持续下降，这一趋势表

明双元制培训仍然具有吸引力。 

参加双元制的学徒除了在非全日制职业学校注册外，还需要与公司签订培训

合同。新签订的培训合同数自 2005 年增加以来，2008 年开始下降，2011 年又开

始增加，2011 年有 570,140 个新培训合同，比 2010 年（559,960）多了 10,180

个。[18]2012 年，新签合同为 551,272 个，比上一年减少 18,108 个（3.2%）。2012

年，处在转换系统中的年轻人进一步减少（6.4%），没有申请到培训位置的人数

也在下降（3.3%）。[19] 

 

表 3  双元制学徒合同的供给与需求[20] 

 新的学徒

合同 

空余位置 非成功的

申请者 

供给 需求 供给/需求

（%） 

1992 595,215 126,610 12,975 721,825 608,190 118.7

1993 570,120 85,737 17,759 655,857 587,879 111.6

1994 568,082 54,152 18,970 622,234 587,052 106.0

1995 572,774 44,214 24,962 616,988 597,736 103.2

1996 574,327 34,947 38,458 609,274 612,785 99.4

1997 587,517 25,864 47,421 613,381 634,938 96.6

1998 612,529 23,404 35,675 635,933 648,204 98.1

1999 631,015 23,439 29,365 654,454 660,380 99.1

2000 621,693 25,690 23,642 647,383 645,335 100.3

2001 614,236 24,535 20,462 638,771 634,698 100.6

2002 572,323 18,005 23,383 590,328 595,706 99.1

2003 557,634 14,840 35,015 572,474 592,649 96.6

2004 572,980 13,378 44,084 586,358 617,064 95.0

                                                              
3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60年代，80%的学徒来自国民中学。后来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更多获得高等教育

入学资格的学生参加双元制。双元制学徒的平均年龄也从 1970年的 16.6岁提高到 1996年的 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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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550,180 12,636 40,504 562,816 590,684 95.3

2006 576,153 15,401 49,487 591,554 625,640 94.6

2007 625,885 18,359 32,660 644,244 658,545 97.8

2008 616,342 19,507 14,515 635,849 630,857 100.8

2009 564,307 17,255 15,487 581,562 579,794 100.3

2010 559,960 19,605 11,990 579,565 571,950 101.3

2011 569,380 29,689 11,325 599,069 580,705 103.2

2012 551,272 33,275 15,650 584,547 566,922 103.1

（三）教学与培训	

非全日制职业学校的教学和公司的培训构成双元制的两大要素。 

1.教学。在双元制中，职业学校是学习的自治场所。其任务是提供基础的

和特定的职业培训，并扩展之前所获得的普通教育。根据职业学校框架协议，职

业学校一周必须提供至少 12 小时的教学，通常是 8小时的职业课程，4小时的

普通课程（例如：德语、社会学习/商业学习、宗教教育和体育）。也会考虑外语

教学，取决于其对所涉及培训职业的重要性。经与培训企业、督学、工业组织协

商，职业学校决定如何分配教学。不同组织形式的目标是确保受训者在企业花费

尽量多的时间，同时，以符合教学法和学习心理的方式合理地分配教学。[21] 

职业学校的教师包括两类。承担理论课的教师需要有大学学位，并有实践培

训。承担实践课的教师须有中等学位、老师傅（Master Craftsman）头衔或技术

文凭，并有工作经历。[22] 

2.培训。公司和受训者签订合同。公司承担培训的成本，为受训者支付报酬，

报酬受到集体协议的调整，随着培训的年限每年增加，平均大约是熟练工人起薪

的三分之一。[23] 

培训必须根据培训指令进行。培训指令须包括：培训职业的名称，培训的持

续期限，培训计划的框架（科目和时间的细化），考试要求。和培训指令的发展

相一致，州专家为基于职业学校的培训拟定框架课程。时间和内容与公司内培训

的框架培训计划相协调。[24] 

培训指令的约束力保证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而不考虑企业的当前需求。

国家标准和相应职业的要求相适应。培训只能在如下企业开展：在该企业中，培

训指令要求的所有技术能够被拥有适当专门知识的培训人员所传授。培训企业和

公司内培训人员的适格与否由相应的行业协会监控。适当的培训提供本身也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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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监控。 

培训企业为受训者拟定公司内培训计划。该计划必须和培训指令相适应，但

可以有所偏离。[25] 

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个人和职业方面适合的人才能成为培训人员。职业适

合性包括相关职业所要求的技能、知识和能力，以及相应的职业和教学资格。公

司到行业协会登记这些雇员。在登记的培训人员中，只有少部分（大约 10%）完

全负责这项任务，大部分是作为副业。在 2010 年，有 675,198 名人员登记为培

训者。[26] 

中小企业通常不能提供所有的学习内容，它们可能缺乏适当的培训人员，或

者受限于它们的特定专长。实践中有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例如：设立公司

间职业培训中心（ÜBS）。该中心旨在补充公司内培训,通常由相应工业部门的自

治组织资助,联邦教育部通过投资补贴支持资助者。此外，企业还组成连贯培训

结构，主要做法包括：（1）“领导企业加伙伴企业模式”。领导企业承担所有的培

训职责，但是部分培训在不同的伙伴企业实施。（2）“按序培训模式”。一些培训

阶段发生在常规企业之外，可能是在有培训车间的附近大企业进行。（3）“培训

共同体模式”。几个中小企业合作录用受训者。如果在一个企业不能获得特定的

内容，受训者可以到其他企业接受培训（轮换原则）。企业之间也签订合作协议。

它们平等合作，独立培训它们自己的受训者。 

提供培训的公司占比相对比较稳定。2011 年为 21.7%，2010 年为 22.5%，2009

年为 23.5%，2008 年为 24%，1999 年为 23.6%。[27] 

（四）评估与资格证	

在培训的第二年结束之前，受训者要参加包括实践和书面内容的中期考试。

受训者获得通过中期考试的证书，表明完成了特定的培训阶段。 

双元制学徒的最后评估包括三部分。第一，学生会收到非全日制职业学校颁

发的证书，该证书基于教师对学生在学徒期间的持续表现的评估。第二，培训雇

主也会提供学徒表现的书面评估。第三，必须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考试，测试与

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最后的行业协会考试是最重要的部分：通过该考试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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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获得正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格。[28]资格证书由行业协会颁发。凭借该资

格，学徒就可以被雇主以熟练工人身份雇佣。4 

行业协会组织的终期职业考试在双元制培训的最后阶段进行。企业和职业学

校负责实施培训，但行业协会负责实施考试。为此，行业协会必须为每一个职业

建立考试委员会，每个考试委员会必须至少由 3名成员（来自雇主、雇员和职业

学校教师的代表各 1名）组成。 

考试的特定结构由单个的培训指令和其所包括的考试要求所规定。特定的考

试方法根据所测试的活动要求而定。考试的持续期限因职业、测试领域、采用方

法的不同而差别很大，从几天到数周不等。书面任务考试通常为 2个小时，口试

通常持续 30 分钟。[30]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学徒都能通过考试获得资格证书。2009 年的

通过率为 90.2%（分母包括重考的）、93.8%（分母不包括重考的）。[31] 

（五）受训职业的调整——培训指令的发展和更新	

对于公司内培训，需要获得的职业能力被规定在培训指令中。对于职业学校

的教学，对于每一个被认可的培训职业的框架课程本着与培训指令相一致的原则

拟定。这意味着培训职业的更新以及让其适应工作世界的新要求是职业培训进一

步发展的根本要素。 

考虑到技术和组织变迁的速度，许多培训指令过若干年后都需要进行修订。

修订培训指令的第一步通常由企业进行。企业通知它们的行业协会有更新的需求。

后者将更新、修订或重述特定资格要求的愿望传达给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

（BIBB）。研究所通过实证研究考察具体情况，如果有必要，则协调培训指令的

重整或修订。对于现存职业的更新需要 1年，对于新职业的发展需要 2年。雇主、

行业协会、联邦和州在各个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2] 

    被认可的受训职业数量在过去 10 年几乎没有变化。从 2002 年到 2011 年，

数量从 349 变为 344，同时，171 个得到更新，43 个经过重组。至于受训职业的

结构模式，几乎没有数量上的变化。[33] 

 

                                                              
4  不是所有的受训者在完成培训后都能被培训企业雇佣。被雇佣的比例为 61%。东部要显著低于西部。这

表明，企业培训了多于其需求的受训者。在大企业，对于继续雇佣有更好的机会（75%，小企业只有 50%）。

西部有更好的机会（至少 60%，东部至少 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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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的和更新的受训职业数（2002-2011）[34] 

 新职业数 更新职业数 总数 

2002 8 16 24

2003 8 22 30

2004 5 27 32

2005 5 18 23

2006 4 17 21

2007 3 20 23

2008 7 12 19

2009 2 12 14

2010 0 11 11

2011 1 16 17

总数 43 171 214
 

四、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持机制 

（一）总体情况与分担比例	

双元制非全日制职业学校5由州和地方当局给予财政支持。公司承担公司内

培训发生的成本。联邦政府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总体而言，双元制最大的成本

由培训公司承担。具体的分担比例如下表所示： 

表 5  双元制培养成本分担比例[35] 

 1986 1991 1996 2007 

联邦 0.3% 0.72% 0.59%  

州 12.84% 13.18% 18.11%  

市 3.34% 3.53% 3.02%  

公共 16.48% 17.5% 21.72% 23% 

私人（企业） 83.52% 82.5% 78.28% 77% 

（二）政府	

双元制职业培训的基于学校部分由州和地方当局的公共资金支持。州承担学

校内部事务成本（例如：学校监督、课程设置、教师培训、教师薪酬），地方当

局负责学校外部事务成本（例如：建造、建筑物的维护和翻新、日常管理、教学

资源采购）。州也补贴学校建筑物成本。州政府负担职业学校 80%的成本，地方

政府负担剩余部分。[36] 

                                                              
5  双元制之外的全日制职业学校由州预算支持。下文主要讨论双元制培训的财政支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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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对于职业学校的资助仅仅体现为学生的生活补助金，作为家庭收入

支持的一部分。 

（三）公司	

公司负责承担公司内培训部分的成本。单个企业独立决定它们是否提供培训

或者在哪些职业提供培训，以及它们在法定框架内接受的受训者人数。除了由单

个企业资助外，一些行业部门（例如：建筑业）还实行集体资助。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企业基于特定的评估标准（例如：工资总额）给一个共同基金缴费，培训

企业的支出部分或全部由该基金负担。 

对于公司间的职业培训设施，实行混合负担。联邦政府会给予补贴。在“领

导企业加伙伴企业”模式中，领导企业通常负责培训报酬，伙伴企业负责发生在

它们责任范围内的人员、设备成本。 

总之，双元制的公司内培训部分由受训企业资助。根据 2007 年的调查计算，

不考虑培训产出的总成本，大约为 239 亿欧元，大约每个受训者每年 15,300 欧

元。净成本为 56 亿欧元，大约每人每年 3,600 欧元。[37] 

表 6 每位培训生、每年毛成本、金额和净成本（欧元） 

  1971 1980 1985 1991 1995 1997 2000 2007

毛成本（马克） 7,902 17,043 20,499 29,573 34,985 35,046     

欧元 4,038 8,709 10,475 15,112 17,877 17,909 16,435 15,288

投资收益（马克） 2,561 6,753 8,151 11,711 13,528 14,178     

欧元 1,309 3,451 4,165 5,984 6,913 7,245 7,730 11,692 

净成本（马克） 4,387 10,289 12,348 17,862 21,458 20,868     

欧元 2,242 5,258 6,310 9,127 10,965 10,664 8,705 3,596 

来源：NutzenBetriebe-paper-Bellmann. 

鉴于市场上培训场所的困难状况，联邦也支持一些旨在创造额外培训场所和

改进公司内培训条件的项目。[38] 

此外，传统上企业在资助职业培训中扮演重要角色，国家也通过给企业提供

税收扣除或豁免，补贴企业的培训。[39] 

（四）学生和家长	

职业学校，特别是公立职业学校，主要是公共预算支持。就读公立非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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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校是免费的，但是就读其他类型的职业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针对某些

职业课程会收取费用。此外，学生家庭负担课本、其他教学材料和来往学校的交

通费。[40] 

学生还可以获得培训公司支付的报酬，报酬受到集体协议的调整，随着培训

的年限每年增加，平均大约是受训的熟练工人起薪的三分之一。联邦政府还对学

生发放生活补助金，作为家庭收入支持的一部分。 

（五）私立学校	

私立非全日制职业学校也获得许多形式的公共资金支持。通常，向适格的私

立职业学校提供经常性的人员和材料成本的财政补贴。补助金的发放根据基于特

定统计标准的固定数额，根据学校类型有所不同，或者合理需求的一定比例。其

他财政支持方式包括：建筑成本补贴、教具补助金、教师养老金缴款、对有公务

员身份的教学人员支付公休假、支付学费和交通成本。资金主要由州政府提供，

地方政府提供一小部分。 

私立职业学校在补充公立学校（Ergänzungsschulen, Complementary Schools）

6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办学费用最多 80%的补贴，在取代公立学校的情况下

（Ersatzschulen, Alternative Schools）7，可以获得 90%的补贴。其余的 20%、10%

必须通过其所属的私立机构（例如：教会、大企业）、学生父母（学费）获得。

[43] 

五、若干启示与讨论 

1.与英国的“自由市场模式”、法国的“国家管制模式”相对应的德国的“双

元公司模式”在政府、雇主与行业协会、工会之间达成了一个平衡，也体现了政

治、经济和社会诸因素的融合，兼顾了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 

2.德国双元制培训有一系列制度来保障培训质量。在联邦层面有培训指令，

保证了职业资格标准的全国统一；在具体的培训阶段，有针对每个受训者的按照

培训指令制定的培训计划，只有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取得资格证书。 

                                                              
6  补充型学校，通过提供通常在公立学校不存在的课程对公立学校予以补充。补充型学校的开办仅须通知

教育当局。在一些情况下，教育当局也可以禁止补充型学校的成立和运转。[41] 
7  取代型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取代州内已经存在的公立学校。它们必须获得州的批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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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国双元制巧妙解决了职业教育中的“通用性知识”与“专门性知识”的

冲突。由政府举办的非全日制职业学校提供“通用性知识”，包括一般理论课程

和与职业相关的理论课程；由公司培训提供与职业相关的实践性、专门性知识。

同时，职业学校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而公司负担公司内培训的成本。[44] 

4.德国双元制植根于其特定的历史传统和国家背景。早在中世纪时，欧洲各

国的职业培训方式并没有很大差异，而在当代则呈现多种模式。行会在 14、15

世纪创立了学徒制这种职业培训方式。工业革命之后，很多国家主张自由放任的

经济思想，作为保守力量的行会被纷纷解散，行会在 19 世纪初丧失了它们的社

会和经济影响。而在德国，尽管行会也曾被解散，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整个

19 世纪，这些行会在没有其他团体介入的情况下修订学徒制规则，即使到现在，

它们在职业教育中仍然有强大的影响。[45]此外，在当时，工人运动不断壮大，政

府开始向年轻人灌输它们的政治信念。在手工艺行业的生活和工作的传统世界被

认为是社会和政治整合学徒的一个良好基础。[46]总之，行会的持续存在与国家对

行会所控制的职业资格的认可是德国双元制发展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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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职业教育财政支持机制及启示 

摘要：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被认为是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本文重点

介绍了韩国高中阶段以职业高中为典型代表的正规职业教育，具体包括：（1）学制、职业教

育体系和私立职业教育状况；（2）职业高中发展状况；（3）职业高中的经费情况；（4）中等

职业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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